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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礼、求雨、扭秧歌:东北Z村
村民自治的民俗背景分析*

张丽琴

(武汉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从Z村及农民K的实际出发,考察随礼、求雨及扭秧歌活动过程中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互动情

况。试图说明:大多数农民对随礼并不排斥,随礼是农民实现情感交融和经济互助的重要途径,村干部积极参加

村中红白事并随礼,目的之一是为了方便其日后开展工作,随礼中干群互动的方式是间接的。对于求雨,村干部

虽然不参加,但也不反对,他们以妥协和默许的方式实现与求雨者之间的隐形互动。扭秧歌是直接的干群互动,

它表现为村干部对参加者在资金、场地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文章认为,民俗对村庄成员能产生强大向心力和

凝聚力,对随礼、求雨等欠科学的民俗,只能依赖劝导和教育的方法规范而非强制手段,对扭秧歌等健康的民俗,

应该通过各种方式传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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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80年代起,村民自治作为普适性制

度嵌入农村,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整合农村的重

要手段。尽管,从文本制度上看,《宪法》和《村委会

组织法》中的条文对村民自治的内容有统一的安排,
地方立法对村民自治有大致类似的设计,但就实践

而言,不同地域的村民自治却呈现出不一样的样态,
这种情形的出现,除了基于制度执行方面存在差异

这一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地农村不同的

风土人情因素,即民俗所致[1]。
民俗是指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享有和传承的

生活文化[1]。在对村民自治构成影响的民俗中,就

Z村的实际情况,我们选择了3个方面:随礼、求雨、
扭秧歌。随礼是农村中常见的现象,长期以来,在邻

里和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中随礼是中国农村普遍存

在的习俗[2],本文探讨了Z村会计 K与村民在20
年(1989—2009年)里相互随礼的历程及心理;求雨

是一种带有封建色彩的祭祀仪式,在农村中已不十

分普遍,文中介绍2009年8月东北大旱时,Z村部

分村民自发组织的一次求雨活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

干部与群众微妙的互动关系;扭秧歌是东北人们热

爱的文娱活动,Z村村民晚饭后经常聚集起来扭秧

歌,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干部和群众的良性互动。
透过这些描述,我们试图说明:虽然,通过制度

安排,亿万农民过上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及民主监督为形式的自治生活,但是,在制度贯

彻落实的过程中,人们不可忽视那些散落在环境中、
同样对农民的心理和行动有着强大凝聚力的因素。
它们有些并不高尚或者科学,然而,这些场合却对农

民有着巨大的整合力。较之于国家的构建性力量,
民间的这种力量可称之为“软实力”。对村干部而

言,通过不同方式直接或者间接支持、参与这些活动

是他们在村庄中获得公信力以及得以顺利开展工作

的有效途径[3-5]。本文的个案中,村民和干部在特定

民俗背景中的互动塑造了Z村的村民自治。

  一、随礼:惠而不贵的干群互动方
式间接促进村民自治

  按照学术惯例,本文将地点以及人物用英文字

母代替。Z村是典型的东北农村,它位于辽宁省F
县H镇。F县位于沈阳市的西端,是辽宁省政府直

辖县,H镇地处F县东部山区,是F县东部中心镇,

Z村在H镇的北部,临近镇政府,经济发展处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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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居中等水平。
在参与民政部组织的一次全国性农村调查中,

我们有幸考察了东北农民 K的随礼历程。K现龄

55岁,至1998年起,他就是村里的会计,也是村干

部队伍中的“老人”。我们在 K处获得了记载他从

1989年到2009年6月期间随礼经历的账册。账册

一共有4本,分别记载了不同的内容:1本记载了这

些年间 K获邀请参加的各种不同的随礼事由以及

因此送出去的金钱、实物;另外有2本是专门的“囍
簿”,记载了K在1997年女儿结婚和2003年儿子

结婚时受礼的情况;还有1本也是受礼账册,记载了

2001年K的女儿生孩子,各人道贺时受礼的情形。

K和其他农民一样,在生活中乐此不彼地参加邻里

和亲朋好友的红白事以及邀请他人参加自家办的

事,在那些场合中,他们集体领略着岁月带来的生老

病死和喜怒哀乐。对他们而言,随礼是表达喜哀的

形式,记账是试图构造一个理想随礼过程的必要技

术手段,账册记录着他们在这一历程中的思考和行

动。
在1989—2009年20年期间,K作为出礼方参

加各种活动一共随礼1010次;作为受礼方,他家总

共举办过3次活动,即女儿结婚、女生儿子及 K儿

子结婚,前来道贺并随礼的总共有1036人次。具

体情况如表1。
表1 K受、出礼的总体情况(1989年1月—2009年6月)

项目 出礼

受礼

女儿结婚

1997年
女儿生子

2001年
儿子结婚

2003年

总金额 62895元
7290元

54290元

12010元 34990元

总 数 1010次
229次

1036次

239次 568次

年均次数 50.5次 --- --- ---
年均支出 3144.75元 --- --- ---

每次平均支出 62.27元 31.83元 50.25元 61.60元

  从表1可知:其一,K在随礼的过程中,送出去

的钱多于收回的钱。尽管受、送之间账面金额只相

差8605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账册上记载,
到2009年6月为止,K对女儿结婚时来道贺的229
人中,尚有147人没有回礼;对儿子结婚时来道贺的

568人中,有293人没有回礼,将来这些无法避免的

开支必然使受、送金额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开。其

二,K每年平均送礼50.5次,相当于每7.2天就随

礼一次,除去农忙时节以及个别节假日,这样的频率

是较大的,这可以证明随礼风气在当地较为浓厚。
其三,从受礼数额以及道贺人数的多少来看,尽管,
办事时间不同可能导致随礼金额和道贺人数存在差

距,但总的来说,同样是结婚,娶媳妇比嫁女儿前来

道贺的人以及能够收取的礼金多得多,场面也更大,
与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吻合。其四,我们对账册

中K先生出礼以及受礼的人名进行对比,发现两者

的重复率达到83.7%,这种现象说明,农村随礼的

圈子大体是固定的,早年K出了礼的农民在K家办

事时,一般都前往道贺随礼,K受礼之后也会在其他

场合回礼,这样,即使周期较长,但每个农民心里对

这些金钱往来都很有数。
日常中,K基于各种不同的事由而出礼,具体包

括:结婚、生日、死亡、生育、满月、房屋上梁、生病、搬
家、置业、升学、参军、外迁、返乡、上楼、点烟等15
种。但是,不同的随礼事由发生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在1010次随礼中,排在前5名的随礼事由是:结婚

(480次)、上梁(201次)、死亡(127次)、生育(92次)、生
病(76次)。考察K随礼账册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K每年的礼金支出从接近当地农

民人均纯收入到超越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2008
年K随礼金额达到10000元,多出当年农民人均纯

收入4000多元,可见,K每年送礼的金额是个较大

的支出。
既然这样,那么K和其他农民为什么还热衷于

参与这些活动呢? 就K的考虑,随礼存在的必要性

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其一是出于一家事情大家办的需求。用 K的

话来讲,“过去农村穷,(农民)收入水平低,每当遇到

结婚、修房、老人去世或者得大病等情况时,单凭一

家的能力往往难以将事情办结,随礼就是大家凑钱

把事情办完”。时至今日,随礼依然有这方面的功

能,究其原因,他认为“现在经济条件虽然比过去好

一些,但办事成本也高很多,在农村,死了老人要花

大几万,修建一处新房至少要10万左右,娶媳妇要

15万以上,一般家庭还是难以一次支付的”,“通知

他人前来探望或者吃酒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获得

别人的帮助,并且以后也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别人。”

K的这种心理是很多农民的共识,事主家庭办事需

要并获得邻里以及亲朋好友的帮助,在感受“人人为

我”的温馨的同时,又必须在另一些场合履行“我为

人人”的义务,久而久之,人们对这种互助便形成一

种习惯,甚至是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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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感情沟通的需求。长期以往心照不宣的

相互帮助是出礼者和受礼者之间感情认同以及不断

积聚的最佳方式。但在K的视角里,随礼的感情沟

通功能还包括在那些随礼场面中。他认为“农民平

时没有什么娱乐,也不懂什么是娱乐,不干活了,整
天就知道打牌、看电视,这些人都聚在一块的时候,
大家伙家长里短地唠唠,使心里舒坦些了就是娱

乐”。在K及村民的心目中,那些由不同事由引发

的随礼场合是他们最常见的集体生活场景,也是他

们最热衷参与的有组织活动,主观上,农民对这些活

动的偏好绝不逊于依据国家政治制度推进的那些活

动,如村庄选举、召开村民会议。
其三是为了实现随礼过程中总的收支平衡。随

礼是等价有偿的交往。出礼者在送礼的时候就想着

对方的还报,受礼者在接受礼时也要牢记礼金或者

礼品的数量和质量,以便在适当的时候以相等的数

量回报[2]。也就是说,过去收得多的,现在还得也

多,希望以后别人多送礼的,现在自己也得多礼。礼

尚往来是一个周而复始、环环相扣的历程,而不是一

个单独孤立的片段,受礼者都不“白拿”,送礼者也不

“白送”,收支平衡是随礼中所有参与者都想要达到

的结果,为了达到这一结果,在漫长的时期里,人人

都需要对随礼进行记账、计算和思量,而随礼事由的

不断出现,使这种记账、计算和思量的历程不断随年

月而延伸。
就K的自身因素而言,K是村会计,人际交往

面比较广,经常获邀请参加他人的红白事,这使得他

出礼的次数较一般人多。但是,在那些并非事关重

大的随礼场合中,K出手一般不大,通常都是10元、

20元或者30元不等。之所以去,用他的话来讲,就
是“人家叫你,是看得起你,你不去也不好,虽然交情

不深,但是去一去,捧个场什么的,然后随便意思一

下,方便以后开展工作”。
当然,在K陈述的这些理由中,最后的理由才

是最重要的。对于事主而言,只要K和其他村干部

能到来,他们就会顿觉“蓬荜生辉”,至于干部们能送

多少钱,这从来都不是焦点问题。于是,在这些场合

下,随礼双方各取所得,群众和村干部“熟络了感

情”,村干部与群众“加强了联系”。这种惠而不贵的

“良性互动”手法,在维持村庄秩序、实现关系和谐,
乃至于推动实施各项村民自治工作等方面都起着积

极作用,为此而随礼也就相当有必要,甚至可能是物

超所值[4]。

  二、求雨:策略性的隐性干群互动方
式维持村民自治

  求雨是人向神祈求风调雨顺的仪式过程。在农

业灌溉、排泄技术欠缺发达、农民靠天吃饭的时代,
每逢遇有涝旱灾害,部分迷信的农民就会向天求雨。
由于求雨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而且近20年

来,随着农业灌溉、排泄技术发展以及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水平的提高,我国广大农村已少有求雨现象。
尤其是当前,各地政府一再强调农村以及农民要改

变观念,根除陋习,求雨或者是其他类似的活动在各

地更加罕见。正因为如此,Z村这次为缓解旱灾对

玉米等农作物影响的求雨就颇为值得关注。

2009年夏,我国东北地区持续出现高温干旱天

气,Z村所在的辽宁省是旱情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2009年7月底8月初,持续多个月缺乏有效降雨已

使Z村正在结苞的玉米的根部以及杆部开始干枯、
变黄,进而面临大量减收甚至绝收,于是,Z村部分

村民自发组织了这场求雨活动。
按习俗,求雨仪式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参加,同时

也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参加。Z村有一群专门参与各

种礼仪祭祀的人,他们以老年男性村民居多,还有

正、副组长2位领头人,其中一位是年长的女性(也
是祭祀队伍中唯一的女性)。上述这些人是必须参

加求雨的,村庄中的另一些村民,例如党员、村干部

以及在乡镇部门或者是国家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基
于特定的身份以及所在单位的纪律要求,他们是不

会直接出面参与求雨的。
与此同时,对于Z村的求雨者而言,他们所要

祈求降雨的神不是任意的神。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神不外乎是人意念的产物,然而,不失幽默的是,在
信仰者的想象中,神和人一样,都是存在着社会分

工、职能划分的,神在普济众生中也讲求各司其职。
这种职能分界的存在,促使那些前来求神办事的人

也要注意找准对象,以保灵验。在众神仙中,究竟谁

掌管降雨? 就这一问题,在不同农村的人们有2种

不同的认识分野:一些地方认为“雷公”是主管降雨

的神,求雨就要到“雷公”庙去;一些地方认为“龙王”
是主管者,求雨就要到“龙王”庙去。Z村认同的是

后一种观点,求雨求的是“龙王”。但是,在前往“龙
王”庙拜祭之前,村民首先要到“龙泉”去做一些清理

以及拜祭工作。“龙泉”是位于Z村西北部深山沟

里的一眼泉水,Z村的求雨者深信,被供祭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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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王”实质上是居住在“龙泉”里面的,并在那里掌

管着源源不断的水资源,从这一角度上讲,他们认

为,“龙泉”是这次求雨的主战场。
求雨当天,所有参加者都在7点之前赶到村庄

指定地点集合,人数约有100多人,其中有2人抬着

一个木桶,用来承接“龙泉”的“仙水”。“仙水”抬到

“龙王”庙祭祀之后,会浇灌在庄稼地里,意味今后会

风调雨顺;还有人抬着一只祭祀用的全身纯白的活

羊,它是祭祀者送给“龙王”的礼物。羊将在众人清

理完“龙泉”之后当场宰杀,以表示对“龙王”的敬重。
就求雨的祭祀服饰而言,我国西部地区某些地方的

求雨仪式要求参加者必须穿着统一的服装,但是,按
照东北地区的习俗,Z村村民在求雨时没有这一要

求,大家穿着的都是平日的衣服,只是有几个年长者

用柳条编织了绿色的环,戴在头上以象征着庄稼兴

旺常绿。除此以外,还有不少人手拿农具,如铁铲、
锄头等,这些是用于清理“龙泉”的。

由于村里各家各户都事先知道求雨一事,因此,
当求雨者的队伍从集合点浩浩荡荡穿过村中的主道

时,不少人都从家里出来观看或者和求雨者说笑。
村民还在路边准备好盛满水的桶,“龙泉”清理仪式

完毕之后,当求雨者返回村庄转到“龙王”庙时,沿途

观看的村民会将水浇泼在他们身上,以表示求雨将

会迎来真实的降雨这一好兆头。
求雨要走几十里路,为表虔诚,主事人要脱掉

鞋、光着脚板走完所有路程,而且边走边唱、边喊,说
唱着那些昔日依靠耳口相传下来的、与求雨相关的

歌谣和术语。由于几十年以来Z村都没有举行过

求雨活动,而且在村民中能够掌握这些歌谣和术语

的人本来就少,因此,目前全村就只有这位七十多岁

高龄的老太太掌握这门绝技。在历时3个小时的仪

式中,她只停下来一次并抽了一根烟,之后就再也没

有休息过。她是求雨者队伍中最辛苦的一员。当然

也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徒步,因为整个过程以及祭“龙
泉”时都需要击鼓配合,而像鼓这样的大件物品抬着

走几十里路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在求雨者中,有人

贡献出自家的农用车,鼓放在车上,轮换击鼓的几个

老人可以车代步。
“龙泉”背靠长白山脉,正对广漠的玉米地,它显

然已经多年没有清理,四周杂草重生、由山上掉下来

的石头以及泥土已经完全赌塞住泉口。求雨者合力

将龙泉清理好,待泉水顺利沿着山坡流到玉米地之

际,求雨者击鼓、放炮、跪拜“龙泉”、宰杀白羊,整个

仪式历时将近1个小时。当求雨者沿途返回时,村
民将早已准备好的水浇泼在他们身上,充满欢声笑语。

回到村庄后,求雨者进行了分工,一部分人继续

到村庄东面的“龙王”庙祭祀求雨,另一部分人,将宰

杀的白羊和事先买好的其他肉或青菜清洗处理,准
备午餐。到“龙王”庙的求雨过程和龙泉的差不多,
只是不再杀羊而已。

在我们看来,接下去需要关注的并不是求雨之

后Z村下雨没有———辩证地看,无论是降雨与否都

与这次求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非常巧合的是,由
于求雨举行前,辽宁气象台就预报Z村所在F市近

日会有局部地区性降雨,所以,求完雨之后的当天晚

上,Z村及其周围的几个村庄就真的下了一场雨。
尽管,这场降雨实际量非常小,对旱情的缓解作用也

不大,但是,对于求雨者以及其他相信这一活动的村

民而言,这一事实无疑是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大家

虔诚的祈求打动了“龙王”,并回应了村民愿望———
甚至还让其他村也沾了光。

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场带有浓厚封建迷

信色彩的活动为何得以举行,或者,换句话说,在各

地政府都力主农民应改变陈风陋习的情况下,村干

部为何允许村民求雨,而不顾虑由此可能导致自己

在干部考核中失分,甚至有可能承担更大的责任?
村干部的沉默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尽管求雨与

当前精神文明建设要求背道而驰,但它却与旱灾背

景下村民的心理需求不谋而合。在灾情严重,庄稼

将可能面临大面积失收的特殊情况下,农民内心的

不安与焦灼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对于迷信者而言,
这种心理压力转化成了求神欲望,如果村干部打压

求雨,不但会使求雨者十分愤怒,而且还可能招致其

他村民的反感,这对日后在村民中开展工作带来很

大的不利,至少可能得不到积极的配合。村干部不

能落实工作同样也将导致其在考核中失分,甚至失

去分更多,以其这样得不偿失,不如对求雨保持沉

默,这就是乡村治理过程中,基层干部的策略行

为[5]。
在事后的考察中,不同主体的观点证实了我们

的猜测。我们就“你怕不怕村干部或者党员们反对

你们?”这一问题分别访谈了大部分求雨者,他们的

反映大同小异,即都认为,他们求雨也是为大家做

事,如果“龙王”显灵的话,村干部和党员的田地也从

“龙王”那里获得好处,所以他们没理由反对。我们

就“你对群众求雨的看法如何”这一问题访谈了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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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以及村中部分党员,他们表示,自己不参加这种封

建迷信活动,但村民的心情可以理解,只要不过分,
他们不会出面阻止。由此可见,在村民自治中,即使

面对群众的迷信活动,村干部必须从长远以及大局

出发,选择自己的态度以及行为,这种治理选择,非
基层治理者是无需面对的。

  三、扭秧歌:直接、经常性的干群互
动方式推进村民自治

  扭秧歌和随礼、求雨不一样,尽管早期农村的秧

歌舞和古代祭祀农神祈求丰收、祈福禳灾有关,但它

毕竟起源于插秧耕田的劳动生活,经过改良发展之

后,现在已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其中一种民间舞

蹈形式,也是别具一格的集体艺术。在东北,农民扭

秧歌是得到各级政府支持以及倡导的健康的活动方

式。以辽宁为例,我们到过3个县、市的多个农村,
发现所有农村的村民都热爱扭秧歌,而且,所有村的

村集体对村民的这一活动都不同程度地予以支持,
或修建场地或购买服装,又或在节假日里组织相关

活动。
就场地而言,在Z村,村民扭秧歌的场地比较

简易。H镇有2个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镇政府斥资

为它们修建了文化广场,搭建了舞台,还悬挂了大红

灯笼,这些都专为村民平时扭秧歌或者举办其他文

娱活动时使用。Z村没有这些设施,村民扭秧歌时

就只能聚集在村委会门口较大的一片空地上,这边

空地平时白天用于停放汽车或者摩托车,东西两边

树了两个灯柱,村委会为方便村民活动安了2盏大

灯并支付电费,还在办公处提供一间房屋,用于放置

各种道具。每逢周一、三、五的晚上八点,村民就集

中在这里扭秧歌。
和求雨不一样的是,参加求雨的人都以怀有某

种信仰为前提,而且强调女性一般不能随同,但是扭

秧歌是适合面广的群体活动,前来扭秧歌者男女老

少均可。Z村的秧歌队人数是不固定的,平时自娱

自乐,多的时候有接近100人,少的时候也有50~
60人。当节假日需要参加镇里组织的活动时,Z村

会出动本村专门的秧歌队伍,这个队伍的参加者只

有30人,其中10人是击鼓、敲锣的村民。秧歌队有

义务代表Z村出席各种相关活动。

Z村村民扭秧歌的各种用具主要是由村集体出

资购买的。其中,鼓、锣、扇子、彩带等全部由村集体

购买;服装费用中,属于需要代表村庄出赛的那30

人的服装由村集体全部出资购买,其余村民的服装

由村集体以及个人各支付一半。在平日自我娱乐

时,扭秧歌的人无需统一着装,也不需化妆,便服素

颜就可以。尽管这样,但是,对每周3次的演出,村
民大都比较重视,不但扭秧歌者如期而至,而且会有

很多群众围观、助威,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村委会主

任以及一些村民小组的组长也会前来观看,或者参

与到其中。扭秧歌是Z村村民自治中一种实现干

群关系良性互动的联系方式。
虽然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实现干部和群众的互

动,但是随礼、求雨以及扭秧歌是不一样的。相比较

而言,随礼是通过礼物交换的方式实现感情交流,村
干部 K积极参加村民各种红白喜事场合目的之一

是加强联系群众,方便日后开展工作,所以,随礼促

进干群互动的方式是间接的。对于求雨,村干部虽

然不能公开参与,但沉默以及沿途的观看本身就是

一种无言的支持,在这种潜在的互动中,村干部的方

式表现为妥协和默许。扭秧歌是直接、经常的干群

互动方式,它表现为村干部对参加者在资金、场地等

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四、余论:民俗风情下的特殊互动

  农村治理中,如何实现干部与群众良性互动已

是摆在基层政府和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在探讨

如何构建良性互动这一问题时,必须首先对现时不

同主体之间既有的互动方式予以清晰的了解和研

究,尔后才有所谓的良性互动及其衡量标准,再才有

关于良性互动方式的构建。
就村民自治而言,透过制度安排,依照“四民主”

的规则,村干部以及群众之间诚然可以实现互动,这
种互动属于制度内的互动,但是,村民自治不仅仅是

文本意义上的“四民主”制度,也是嵌入具体社会环

境中的生活场面,因此,实际中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

互动方式也就不可能局限于制度内安排的那几种情

形。从上述Z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民俗的作用

下,干部与群众之间还存在多重互动,这些都属于制

度外的互动。村民自治的完满兑现除了既有赖于制

度内的良性互动,也有赖于制度外的良性互动,如果

说,制度内的互动已依赖于法律条文去维系的话,那
么,制度外的互动就只能依靠村干部以及村民在特

定的环境下进行。随礼、求雨、扭秧歌体现了熟人社

会中的风土人情对其成员所能产生的强大向心力和

凝聚力,这种强大力量的存在左右着村干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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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了现实中的村民自治。同时,也决定了在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中对不同的民风民俗只能采取不同的

态度:对随礼、求雨等不够科学的民俗进行规范和改

良也只能依赖劝导和教育而非强制手段;对扭秧歌

等健康民俗应该大力发扬,这将有利于实现政府治

理与农民自理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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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ingPresentsasReturns,PrayingforRainandDoingYangkoDance:
AnAnalysisonFolk-customBackgroundofVillagers’Self-governancein

VillageZofNortheasternChina

ZHANGLi-qin
(SchoolofArtsandLaw,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StartingwiththeactualconditionsofVillageZandfarmerMr.K,thispaperstudiesthe
interactionbetweenvillagecadresandthemassesintheprocessofgivingpresentsasreturns,praying
forrainanddoingtheyangkodance.Thispapertriestoarguethatmostfarmersdon’tshowarepulsive
attitudetowardsgivingpresentsasreturnsandthatgivingpresentsasreturns,onthecontrary,isan
importantwaytorealizeemotionalexchangeandmutualeconomicassistance.Villagecadresattendwed-
dingsandfuneralsactivelyandgivepresentsasreturns,withoneofthepurposestofacilitatetheirwork
inthefuture.Villagecadresindirectlyinteractwiththemassesduringgivingpresentsasreturns.When
itcomestoprayingforrain,villagecadresneitherattendprayingnoropposeit.Theyachieveinvisible
interactionwiththeprayersbycompromiseandtacitpermission.Yangkodanceisaverydirectmanner
ofinteractionbetweenvillagecadresandthemasses.Villagecadresgivetheirsupportandhelptothe
participantsinfundsandsites.Thispapermaintainsthatfolkcustomscandeveloppowerfulsolidarity
andcohesionamongvillagemembers.Unscientificfolkcustomslikegivingpresentsasreturnsandpra-
yingforraincanberegulatedonlythroughpersuasionandeducationratherthancoercivemeasures.
Healthyfolkcustomslikeyangkodanceshallbefurtherdevelopedandstrengthenedbyvillage-levelor-
ganizationsinvariousways.

Keywords givingpresentsasreturns;prayingforrain;doingtheyangkodance;villagers’self-
governance;folkcus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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